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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塘小篾货
蔡道发

攸县渌田镇楼塘村一带盛产茅竹、水竹、黄竹、楠竹。

楼塘的先人们便把山上的竹子当作资源，编织各种生产

工具与生活用品，如箩筐、簸箕、盘箕、提篮、米筛、筷子

篓、鱼篓、背箩、菜篮、果盘等。在代代相传的篾货编织过

程中，品种、式样不断创新，市场销售范围不断扩展，逐渐

形成了楼塘小篾货的品牌，既解决了家庭日常生活用具

之需，又为村民增加收入开辟了一条渠道。

编织小篾货的原材料全是竹子。根据不同种类竹材

的功能特性来编织不同用途的篾货产品。楠竹高大雄壮，

肉质肥厚，编织篾货时常用作骨架。麻竹身材瘦小，长势

较高，出土时竹皮麻麻点点，节与节之间不够平整，但能

剖出细长篾片，适合编织箩仔、烘笼、烤罩等。水竹表层像

水一样清亮，节与节之间平整光滑，篾质柔软，弹性好，适

合编织米筛、篮子和篾席。苦竹竹笋不能食用，节与节之

间间隔较长，表面光滑，质脆易断，剖篾时吃力，只适合编

织简单的晒搭。黄竹竹笋不能食用，出土后全身金黄，竹

质非常柔软，在加工其他竹制品时常用它编织边缘，并用

作包边紧固。

篾货用品看似结构简单，但编织过程并不简单。篾匠

师傅用灵巧的双手把一整根竹子剖成细如衣针、薄如书

纸的竹篾，然后依据心中的造型，织成各种各样的篾货用

品。楼塘篾货大多由自学成才的家庭篾匠加工而成，他们

代际相传，年复一年，工艺必然改进，经验必然积累。编织

篾货应先把竹子从山上砍下来运回家，然后用篾刀先除

枝去节，再按需裁料，接着把竹子剖开，根据所织篾货品

类的规格把竹子分层剖成粗细、宽厚均匀的篾片或细丝

条，然后再进行编织。编织篾货并没有固定的模型，全靠

师傅的一双巧手和智慧的头脑，把篾片和细条组合起来

编织成各种式样用品。这些竹制品就好像是用固定的模

型铸出来的一样，很规整、很精美，件件一样，而且耐看耐

用，深受用户欢迎。如下湖头的蔡春英老人，她编织的篾

货很有名气，不用自己赶集销售，采购人员都是上门订

购，她勤劳致富的事例已载入了县志。

楼塘一带从何时开始加工小篾货，已无法溯源。只知

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大量上市，并记载在渌田

的地方史料之中。20 世纪 50—70 年代集体生产劳动期

间，只有老弱病残人员在家编织少量的篾货，自产自销挑

运到集市上出售，也有少量的专门靠肩挑车运游走在邻

近市、县的乡、村销售，偶有外地采购人员上门批量收购。

20 世纪 80 年代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业劳动效率迅

速提高，劳动力大有剩余，有力地促进了楼塘篾货编织业

的发展，除了生产传统的盘、箕、篮等产品外，还开发出手

提箩仔、竹烤笼等小巧精致的产品，并逐步形成了种类越

来越多、花样越来越齐、销路越来越宽、精细程度越来越

高的态势，即使在塑料、金属材料器皿普及的当下，楼塘

篾货以其传统的工艺、独特的审美情趣仍畅销市场。1985

年楼塘村小篾货收入 19.8 万元，2022 年全村 648 户，约

80%的农户，从事小篾货加工，从业人员约 600 人，楼塘村

的两头塘、下湖头、石塘、枧头等地几乎家家户户编织小

篾货，他们不离乡不弃土，不用固定时间，却又形成了产

业，成为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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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林说，邻近的酒埠江公社的镇上电影院，正在热映武

打电影《少林寺》，票价三角，很多人排队挤着看，日里和夜里

都放连场。看过的人都大呼过瘾开眼界。路程虽然有些远，十

五华里，但国林看过，他的骄傲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早早收了农事，谷乃便牵头邀集一班后生男女向酒埠江

出发，国林堂弟宇辉是个“电影精”，看到这场景也跟家里吵

着要了几角钱，执意要跟脚去。谷乃不想带细孩，何况宇辉还

是个“鸡婆眼”，一挨暗就看不到脚下的路。但宇辉一直跟着

大伙走，没办法，国林的姐姐国英只好带着这个堂弟走。

有一次，宇辉跟着国英在附近的公社礼堂看外国片子

《老枪》，看着看着打瞌睡，便缩到礼堂角落一个闲置的木桶

里睡着了。散场后，大家都走了，国英以为宇辉独自回家了，

宇辉家里的以为宇辉跟着到国英家里过夜了。于是宇辉被锁

在礼堂睡了一夜。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酒埠江，是攸县的工业重镇，好电影

自然要比其他地方先行一步。电影散场，大家都很兴奋。从电

影院出来，路就全然不是来时的路了。来的时候，大家心里揣

着一团火，太阳还老高，卸下一天的劳累，便火急火燎追赶打

闹地出发。路边的稻田刚刚收割完，空气里有股子清甜的香，

于是脚下生着风，十几里路，不知不觉地，就被大家闹腾腾地

甩在了后头。

归途，大家余兴未了，谈兴正浓：大家说的是觉远那三节

棍，是怎样使得风也似的；说的是白无瑕的鞭，是怎样的柔软

里透着俏皮；还有人提起觉远和武僧偷吃白无瑕家牧羊犬的

桥段……

镇上的灯光疏疏落落，像瞌睡人的眼。起初，还借着镇上

一点余晖，一条灰白的路，引着大家走。渐渐地，那黯淡的光

被身后的黑暗整个儿地吞了下去，四围便合拢来，严密得没

一丝缝隙。路，就这么凭空地消失了。脚底深一下，浅一下，几

次都踩到路边的软泥里去，惹来几声低低的埋怨。人跟着人，

走得磕磕绊绊，心也跟着虚虚地悬起来，仿佛一脚踏空，便要

坠到那无边的、墨汁似的黑暗里去。宇辉拉着国英的手，老喊

看不到路。国英喊谷乃，要不你帮忙骑段“肩马”吧。谷乃二话

没说，一把抓住宇辉双臂，提到自己脖子上。

也不知是谁，忽然闷声闷气地说了句：“这样走不是法，

摔了跤可不是玩的。田里有的是稻草堆，咱们沿途点个火

吧。”

这倒是提醒了大家。于是几个人摸索着离开路面，手碰

到田里那些刚垒好的稻草垛，一丛丛，一簇簇，带着干爽的、

清冽的香气，碉堡一样的稻草垛。众人七手八脚地抽出几把

来，划亮了洋火。起初只是一朵小小的、瑟缩着的火，怯生生

地照亮了持火人自己的脸，那脸是俏皮的，兴奋的，被火光映

得红通通的。随即，第二朵，第三朵……一朵一朵的火，便在

无边的黑暗里，此起彼伏地，粲然地开放了。

壮观，真是壮观呵！

先是三五朵，飘摇着，试探着，渐渐地，便连成了一条火

龙。那火光并不炽烈，是温和的，带着稻禾魂魄的橙黄色。它

不像电灯那般霸道，将一切都照得毫发毕现；它只是柔柔地、

朦朦地晕开一圈光，光晕里，看得见脚下曲曲的路，看得见路

边草丛里惊起的蚱蜢，看得见同伴们一张张兴奋的、被烟子

熏得眯起了眼的脸。光晕的边缘，是急速流动着的、浓厚的黑

暗，火光一过，便又汹涌地合拢来。我们每个人手里擎着一把

燃烧的稻禾，便都成了光明的使者，在这墨海一样的田野里，

执着地、缓缓地游向回家的方向。一串火光，便是一串欢声，

被夜风吹得四散开去。那光影摇动的队伍，蜿蜒着，流动着，

将沉沉的夜幕撕开一道温暖的口子。

走在我前头的是麻子，他把火把举得高高的，嘴里还哼

着“少林，少林……”的调子，不成腔调，却满是快活。火光映

在他的后脑勺上，那上面的乱发，便东倒西歪很是分明，像秋

后的田间稻草。我手里的火把烧得旺，偶尔“毕剥”一声，爆出

几颗极亮的火星，倏地便熄在风里。一股好闻的、带着暖意的

烟，直扑到脸上来，那气味，是太阳的气味，是田野的气味，也

是我们这一晚快活的气味。回头望望，后头的队伍拉得老长，

一点一点的火，明明灭灭地，像谁不小心打翻了的、会移动的

星斗，洒在这条黑魆魆的乡间路上。

然而火把终有尽时。烧到最后，便只剩下一截短短的、焦

黑的草梗，和一点红红的、炭火似的余烬。那余烬不甘心地亮

着，挣扎着，终于，也还是黯了下去。于是，黑暗又合拢来。第

一个人的火灭了，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那条喧闹的火

龙，一段一段地，被黑暗吞噬了。最后一点火光，挣扎着闪了

闪，也终于灭了。天地复归于最初的、也是最终的沉寂。眼睛

一时还不能适应，只觉得四下里黑得更加纯粹，更加深厚，几

乎令人有些微的窒息。脚下的路，又看不见了。然而，也只一

忽儿的工夫，便惊奇地发现，原来天并不是漆黑的。一弯下弦

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挂在了西边的山头，洒下淡淡的、清

辉的光。借着这点光，路，又隐隐地现了出来，朦朦胧胧地，引

着我们向家的方向走去。谁也不说话了，只是静静地走。家，

就在前头了。快活了一夜的心，也渐渐地沉静下来，像这月光

下无边的田野。

那一条游动在黑夜里的火龙，那一种壮观的、野生的快

活，后来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了。它似乎也跟着那一晚

的烟火，一同燃尽了，只留下一缕温软的、稻草的轻烟，偶尔，

还会在心里，袅袅地飘起来。

山
水
归
序
，村
落
新
生

黄
燕
妮

第24393期

2026年7月

5
星期日

今日4版

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5

丙午年五月廿一

掌
上
株
洲
客
户
端

知
株
侠
视
频
号

株
洲
新
闻
网

Z
H

U
Z

H
O

U
R

IB
A

O

神
农
周
刊

中共株洲市委主管、主办

株 洲 日 报 社 出 版

社长、总编辑/谌孙爱 社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印刷厂地址：株洲市天元区新闻路18号 邮政编码：412007 值班责任人/王建设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王 玺 校对：张 武 株洲日报社法律顾问/胡 杨：0731－28781717

炎陵县船形乡新生村，地形狭长，

群山环绕，两岸山峦层叠，崖壁陡峭，

中间地势平缓形成一片洼地，斜濑水穿

村流淌，滋养一方水土。村落以河水为

界，河东有新屋、船铺、董湖等五个村

民小组，河西坐落栗山、高坦洲、木兰

等七个村民小组，各组村民依山傍水，

世代居住于此。

新生村的人居与商贸起源，始于船

铺古渡。这里是全村地势最开阔平缓的

区域，河床低阔，河水舒缓，河畔常年

柳树葱郁，历来是行旅过客、周边村民

停歇聚集的地方。旧时黄氏先民从上游

黄家垄迁徙至此，沿河垒砌石坎，修建

临街民居，楼上居住休憩，楼下开设铺

面。老街曾设有饭店、茶馆、药铺、铁

匠铺等各类业态，过往商旅、四方行人

往来不断，周边村民常年聚居往来，烟

火气息浓厚，淳朴民风在日常相处中代

代延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船铺开设村级

低 年 级 教 学 点 ， 方 便 村 内 儿 童 就 近 入

学。村里同时拦河筑坝，开凿引水渠、

修建水泵房，利用水力资源灌溉周边农

田。1968 年，村委会与村小学迁至河对

面的朱山背，河面架设简易木桥，连通

东西两岸村落。木桥以杉木为桩、竹篾

捆扎搭建，结构稳固，长久担负着两岸

百姓日常出行。乡贤张建初留有 《歌咏

船铺木桥》 一诗：

曾经木渡桥，一步晃三摇。

洪水一朝毁，行人两岸焦。

跨虹飞险堑，任浪滚惊涛。

科技铺福路，朝纲著富饶。

随着时代变迁，古渡旧貌不复往日

模样，沿岸老屋大多拆旧建新、翻新改

造。百年屋基依旧清晰，临河石坎坚固

如初，乡间古树长势葱郁，残存的鹅卵

石古道静卧在地，无声诉说着昔日渡口

舟楫往来、市井繁华的过往。后来新生

大 桥 、 炎 汝 高 速 水 泥 大 桥 相 继 落 成 通

车，彻底取代老旧木桥与崎岖山道，出

行条件愈发便利。

新生的山水与乡土记忆，留存于董

湖组的港龙潭。古时斜濑水奔涌至此冲

撞岩壁，水流回旋淤积，在崖下形成深

水 潭 ， 即 为 港 龙 潭 。 早 年 潭 水 深 不 可

测，周边古木丛生、阴凉幽静。当地流

传着水将军镇锁孽龙的民间传说，古时

孽龙盘踞潭中作乱扰民，戍边回乡的水

将军一路追缉，途经拦山垅、磨刀山，

最 终 远 赴 江 西 莲 花 将 孽 龙 收 服 锁 于 井

中，并立誓铁树开花方可出井。自此当

地水患平息，百姓安居，村民在岩壁修

建庙宇，纪念水将军护佑一方的功绩。

历经多次河道改道，加上炎汝高速建设

对水系的整治，河水不再流经此处，港

龙潭逐渐被淤泥填平。如今潭边土地平

整，果蔬成片，周边学校、民居、安置

房依次建成，旧时荒僻幽深的潭地，已

然成为宜居的乡村片区。

昔日，颈双坳山体阻隔新生村对外

通道，村内交通闭塞。村民出入只能翻

越山岭，生产物资依靠人力挑运，对外

交流极为不便。1975 年，当地启动峭壁

公路修建工程，在坦下对面山崖开凿挂

壁公路，历时两年，建成一条两公里长

的双向两车道省道，称为“梁上”，打通

了出山要道。如今 S205 旅游环线贯穿新

生 村 全 境 ， 在 梁 上 修 建 防 护 栏 和 揽 胜

亭。行走其间，身旁危石凌空，脚下深

谷绵延，山风穿林而过，山野景致开阔

大 气 。 站 在 揽 胜 亭 凭 栏 远 眺 ， 千 峰 叠

翠，云雾萦绕山间，炎汝高速如同银练

穿 行 原 野 。 层 层 梯 田 顺 着 山 势 次 第 延

展，每到春日，遍地油菜花满目金黄，

农家房前桃李花开，红白相间，与青山

流水相融，风光清雅自然。

古木无言传家风，老宅静静承文脉。

木兰组村落正中，静静伫立着一株

六百年古银杏。老树躯干粗壮敦实，需

数位成人携手方能环抱，枝干笔直向上

伸展，苍劲挺拔。繁密枝叶交织成片，

撑起大片绿荫，老树虬根半露地面，深

扎泥土之中，稳稳扎根乡土。历经数百

年风雨洗礼，古树依旧枝叶繁茂，傲然

立于村寨之间，与田园民居相融相生，

自成一抹古朴悠然的乡村景致。

朱 山 背 组 留 存 着 成 片 清 代 罗 氏 祖

屋，青瓦木楼，青砖院墙，完整保留旧

时湘南乡村民居形制。屋舍顺着地势排

布，院落清幽安静，墙面屋梁布满岁月

痕迹，飞檐木窗尽显古色古韵。古宅依

山傍水而建，静谧安然，完好留存着传

统村落独有的自然与人文气韵。

新生村山林气候温润，常年云雾萦

绕 ， 土 质 洁 净 疏 松 ， 十 分 适 宜 茶 树 生

长。山间茶园顺着山势铺展开来，满目

青翠满目生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

当地栽种培育神农白茶、洣溪茗茶，茶

树吸纳山间清风晨露，沐浴山野暖阳，

长出肥嫩饱满的茶芽，片片茶叶自带山

林清润香气，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山野

风物。依托山地资源，高路山间布设风

力发电设备，山坡铺设光伏板，结合村

内水力发电设施，形成风电、光伏、水

利协同供电模式，保障村民日常生产生

活用电，兼顾区域生态保护。

百余年来，新生村在岁月中稳步发

展 。 从 早 年 交 通 闭 塞 、 发 展 落 后 的 山

村，经过一代代村民深耕建设，路网逐

步畅通，生态持续向好，传统文脉得以

留存，特色产业稳步兴起。乡土旧貌层

层更新，百姓生活安稳富足，这片历经

岁月沉淀的山水村落，真正迎来了属于

自己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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